
和描述。然而， 月

月，夏季，酷暑，闷热，难耐，这就是人们对夏天的感受

日这一天，在日本，在东京，在国会大

厦，在众议院会议厅，人们感受不到夏日对皮肤的刺激，因为

空调已把室温调到适宜的度数，但每个人却显得极为焦躁不

安，仿佛他们正承受着高温的烧烤。有的人指指点点，有的人

慷慨陈词，有的人不停地走动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牵动着他

们，使他们吵吵嚷嚷，无止无休。原来，是一个什么决议。他

们今天来此，就是要通过这个决议。决议，便是一个火星，点

燃了他们内心之火，使他们难以平静。

光临议会大厅的是国会议员，他们之中，有属于执政党

的，也有在野党的。这时正是三党联合执政。执政的三党分

日，发生在日月

第一章　　在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徘徊

一、难产儿：“不战决议”

女议长“分娩”难产儿

空空荡荡的国会，稀稀拉拉的人群，通过了一个

年有气无力的“决议”

本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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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初社会党首先提出这样的决议时，

权于

日这一天。

别是社会党、自民党和先驱新党。虽说首相村山富市出自社

会党，但势力强大的自民党与其他党联手却控制着国会，处处

后

掣肘着首相，动不动就给首相以颜色。就拿今天拟通过的“战

年国会决议”（简称“不战决议”）来说，尽管三党联合政

年 月成立时，三方曾达成政策协议，要以战后

年为契机，通过一个反省过去的战争、表明对未来和平的决心

的国会决议，但当

自民党议员却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，反对的言辞不绝于耳。

国会辩论时，那些自民党议员个个成了国家利益至上者，而赞

成决议者反倒成了民族的“败类”。至于暗中作梗，施展政治

伎俩，玩弄政客手腕，更是司空见惯，乃至是公开秘密。有时，

当他们不得不坐下来就决议草案进行磋商时，那更是热闹非

凡，你来我往，唇枪舌战，互不相让。你拿出一个草案，我抛出

一个文本，三个党，摆出三份“决议”。要把这三团“面”捏合成

令各方满意的“型”，难坏了那些自命不凡的国会议员。往日

的高傲没有了，个个显得束手无策，真所谓：才到用时方恨少

月下旬开始，一百

有时，为了挑选一个词儿，他们翻遍所有的词典，用尽各自拥

有的全部知识和本领，通宵达旦，彻夜不眠，仍搜索不到一个

他们中意的词儿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从

月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，直到日历牌显示出

此时的首相村山富市，更是心情复杂，表情凝重。当社会

党提出要搞个关于“不战”的决议时，他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

足，没想到来自自民党的阻力是如此之大，以致使他感到难以

招架，甚至力不从心。这还不算，还有那个新进党，更是令他

心烦。虽说它在野，没成大气候，可它的“分量”却不可小视。

它是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。从组织成分看，它是一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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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初执

地道的“杂牌军”，内部各集团在利益分配上常闹纠纷，政见不

同很难协调，限制了该党力量的发展。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这

个“缺陷”，该党便使出了一个杀手锏：从联合执政三党内部挖

墙脚。为此，它对自民党暗送秋波，拉自民党，为日后与这个

党部分势力联手埋下伏笔。所以，在反对“不战决议”上，它们

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，具有自民党鹰派的特质：一硬到底，

死不回头。村山首相对这两个友党实在无计可施，显得极为

无奈。这也难怪，他所在的社会党本不是自民党的有力对手，

现今虽在一起“联合”执政，但总有点小兄弟在老大哥面前似

的，看着别人的眼色办事，束手束脚，很难放开。自民党也毫

不客气，颐指气使，唯我至上，它像一股强大的漩涡卷着作为

“主流”的社会党而去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自民党执

政数十年，社会党一直以在野党与之对峙，曾一度颇有声势，

在国内外有些影响，为中日友好也曾尽力。但自

社会党靠

政以来，它调整了政策，逐渐消除了与自民党的差异，不满此

种转向的党员骂它与自民党合流，脱离了它，分离出去，一些

拥护它的选民也抛弃了它，社会党因此被削弱。它已无力同

自民党硬抗。村山首相难言之隐，即在这里。既如此，何必非

要搞这个决议，自讨苦吃？倒不是村山首相和他的顾问们是

那种明知山有虎、偏向虎山行的好汉，而是他们有更大的隐

痛，不能不强撑着去干这种难办的事儿。在同自民党相抗衡

的年代里，在野的社会党高举了两面大旗：一是反对日美安全

条约，二是反对不断扩大力量和职能的自卫队，颇得人心，也

凝聚了全党。而今，路线转变了，政策随之调整，昔日竭力反

对的成了今日尽力维护的东西。日美安全条约，它认为要继

续坚持；自卫队么，符合宪法。砍掉了这两根支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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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众议院议长和热心，再增到，到

什么来维系全党，争取人心？没有别的，现在它抓住了这个决

议，不说是救生圈，也算个庇护所。有了它，可以在公众中重

塑社会党的形象，也能使全党同志有个近期的目标，去为之奋

斗，不会因丧失目标而散伙。为了自己的党，村山首相只好知

难而上，硬着头皮去闯，吃点苦头，遭些奚落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。显示屏不断显示出到会的人

，到

数，这已令议会的主持者皱眉。而另一组数字则更令她心寒：

众多的议员告假，其理由可谓五花八门，有的什么理由也没

有，干脆是“不能出席”。不能出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，从应到

会数的

于通过决议的社会党议员、部分先驱新党议员的心如温度不

断升高的沸水，终于翻腾起来。正在此时，一声清脆的声音从

主席台上传来：“现在开会！”

年“终战纪念日”（即日本投

人们把目光射向主席台，一位很有风度的中年女性出现

在台上，她就是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女士。她表情平静，落

落大方，显出政治家的风度。在就任议长之前，她是社会党的

委员长，曾带领她的党在政坛驰骋，赢得人们的赞誉和羡慕。

在日本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，像她这样的女政治家可以

说是凤毛麟角，不可多得。此时站在台上的她，特别是眼前面

临着这样的场景：空空荡荡的国会大厅，稀稀拉拉的议员先

生，即使她克制力再强，也免不了内心的酸楚，难以拂去脸上

的忧虑。她是这个决议的倡导者，也是这个决议的推动者。

当她还是社会党委员长时，

降日），她提议以党的声明的方式作出“清算殖民地统治的决

议”。如要追根溯源的话，这便是今天国会决议的起始。她有

些懊丧，却必须强打精神。她环视四周，再看看显示屏，到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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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数似乎还在继续减少，已不足全体议员的 ，新进党竟无

一个议员露面。不能再拖延了，更何况，天色已暗，从下午进

入夜晚，她毅然宣布开会。

议员先生其实也早不耐烦，今天的情景已在他们预料之

中。该到的都来了，不来的再等也不会来，何必耽搁时间！当

听到议长宣布开会，会场逐渐静了下来，但小声的议论仍夹于

其间。

周年国“各位议员先生，今天的议程是审议通过‘战后

会决议’。”女议长稍停，她继续讲下去：“决议草案广泛听取了

朝野各政党意见，由执政三党反复磋商，经一百多天努力草拟

出来的。”这一百多天，是何等的滋味，她已领受了。说到这，

她没有兴奋，只有道不出的苦涩。“宣读决议！”说完，她即刻

离开主席台，到议长席就位。

个中文字，在宣读决议极为容易，它连标点总共不足

日本国会决议中，是少有的简短。何况每位议员手中都有决

议副本，只要瞟一眼，就一目了然。

周年之际，对全世界的战殁者及死于战祸的

决议全文是：

值此战后

人们谨表诚挚的悼念。

联想到世界近代史上众多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性行为，认

识到我国过去的这些行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所

带来的痛苦，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。我们要超越对过去的战

争的不同的历史观，谦虚地吸取历史教训，构建和平的国际环

境。

在日本国宪法所倡导的永久和平的理想之下，我们决心

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，开辟人类共处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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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“怀胎”社会党催生

有人把“不战决议”比作难产儿，这是很贴切的。

“决议”宣读完毕，既没有出现轰动，也没有喧闹，反对者

没有来，来到的本不持异议。在相对平静的气氛中通过了这

项几个月来爆炒得风风火火、令政治家头昏脑胀的决议。

社会党议员终于欢呼起来，这毕竟是他们的胜利。欢呼

者中也有先驱新党的议员，该党在政策上与社会党颇为接近，

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自民党鹰派唱对台戏，比如在“不战决

议”上就各唱各的调，充当了社会党可靠同盟者的角色。此

时，他们从不同方向拥向主席台，向女议长表示祝贺，土井多

贺子脸上泛出笑容，连声说：“多谢大家！多谢大家！”议员们

簇拥着女议长，走出会议厅，像迎接得胜归来的英雄一样。

村山富市首相舒了口气。他感到沉重的担子终于卸下，

轻松了许多，他逢人便说：“不容易呵！难办的事，办成了，了

不起！’，

自民党议员却不那么轻松，他们咬定：我们不在场，不足

半数议员，是“强行通过”。

当晚，电波传向世界各地。各大通讯社当即播发了新闻。

次日，各国报纸发出消息，有的带有评论。对日本国会的“不

战决议”，最初，普遍反应是：失望超过欢迎。

‘产”得艰难的话如果说它 怀它，就更难啦！在战后

日本社会这个母胎里，怀了整整 年，若不是社会

党催生，谁也不知道何时会“产”下来？甚至还有人

悲观地估计：说不定会胎死腹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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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当日本天皇亲自宣读投降诏书，日本代表在美

国军舰上往投降书上签上自己名字时，人们无法知道，那位至

高无上的天皇和那些骄横一世的日本人在内心里是否认为他

们对亚洲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他们暂时的恭顺更多

的是出于无奈。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，可能被他们理解

为对他们“满不在乎”的一个注释：他们本没有罪。既无罪，当

然也就不存在反省、道歉、认错、悔过，乃至赔偿等令人不快的

麻烦。

但，有良心的日本人还是有的。对日本给世界、特别是亚

洲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，他们有一种负疚感，也有一种责任

感。这些日本人大多来自民间，也有的出自高层。民间中人，

有工农大众、普通市民、中小业主、有些资产的商人，也有共产

党、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党员，还有一些在侵略战争中充当炮灰

的军人，这些人毕竟良知未泯，保留一点人类从善的天性。在

高层人士中，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企业界显要，他们愿意正

视日本进行侵略的那段历史，更放眼于日本的未来。他们主

张，日本应承担起道义的责任，彻底反省过去，求得受害各国

人民谅解，赢得他们信任。他们更重视对日本未来形象的塑

造，认为日本应根据和平宪法，走和平道路。持这种主张的政

要，在数量上不一定很多，其影响力也不能成为主流，但其存

在却是不可忽视的，他们发出的声音有时也很强。融民间和

上层的这些人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，人们通常把

它称为进步力量。它的进步之处在于：反省侵略历史，选择和

平未来。这是他们用良心和智慧铸成的共识。这个共识，就

是“不战决议”的胚胎。还在那场战争刚刚结束时，就在日本

社会的腹中种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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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胚胎成长得极慢，极慢，乃至它需要

年，他刚当上首相不久，就在

年方能成熟。

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！但只要剖析战后日本社会那个母胎，

就不难明其究竟。日本初败，许多人不愿面对日本战败这个

无情的现实，他们不接受却又无奈，他们挣扎过却无济于事。

日子长些，一些人不得不吞下自己造成的苦果，承认战败的现

实，仅此而已。他们并不认为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罪行，

就是说，他们根本不认罪，更不用说服罪。于是，一些受到庇

护逃脱惩罚的军国主义分子、旧军人乃至战犯又从阴暗的角

落里走出来，或改头换面，或装束依旧地进入日本社会的各个

层面，有的还堂而皇之走上政坛，充任首相，比如岸信介即是。

此公有着极不光彩的历史，被定为战争罪犯。这个双手沾着

中国人民鲜血的屠夫，当上首相后非但没有成佛，对中国人民

的刻骨仇恨一丝未减。

月窜到台湾岛，拜访蒋介石，给这位败退台湾、惊魂稍定、正作

“反攻”梦的“总统”打气、鼓劲：“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

统治下⋯⋯中国比苏联更可怕⋯⋯如果您收复大陆，对我们

来说是非常好的。”所谓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一点不假。在

日本国内，因臭味相同而投于岸信介门下，聚于其周围的是一

大批旧官僚、旧军人，他们视岸信介如救命稻草，更把岸信介

看作一面旗帜，追随他，就能使“圣战光荣”的精神重新扬起。

散而又聚，右翼势力重新聚合，形成战后日本政治的核心力

量。自民党就是在这种土壤里生长出来的。自民党连续执政

数十年，表明日本战后的方向盘被这些人掌握住了，他们把车

开向了亲美、反苏、反华、反共的歧途，跟着美国的战车左冲右

突，哪里顾得上去清算、反省战争罪行？他们自己不愿，也反

对别人去这样做，一当发现，便倾力加以扼杀。那小小的反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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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形成日本社会的

胎儿，怎么能正常发育？

漫长的 年，整整半个世纪，人们对那场造成数千万人

丧命的战争毕竟不能熟视无睹，尤其是日本，作为战争责任

者，不能不对那段历史作出回应。回应当然是有的，只是不同

的人、不同的势力作出的回应有所不同罢了。

让我们来听听历史的回声：

反省历史的，有之，如前首相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，他们

是清醒的政治家，负责任的日本人。

年，毛主席见到他，不无风趣地说：

幡然悔悟的，有之，他们愿意充当教育人的“先生”。如反

战战士远藤五郎。

“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，正是你们打了一仗，教育了中国人民，

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感谢你

们。”这样的“先生”是不可少的，过去他“教育”了中国人民，现

在，正教育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。

立地成佛的，有之，特工高桥节夫、士兵种村一男等，人们

可以列举出许多。他们能成佛，中国人民当然欢迎。

主持正义的人，更是有之，他们数不胜数。士兵东史郎、

历史教师森正孝、小说家森村诚一，还有那些为花冈事件幸存

者耿谆老人而奔走呼号的众多日本友人，他们赢得了中国人

民的尊敬。

这些日本人，他们有正义感，有远见，也有胆识，敢于冲击

邪恶势力编织的罗网，对历史作出正确的回应，追求光明，呼

唤和平，令人可敬可佩。正是他们护卫着那小小的反战胎儿，

使它能得以发育、生长，成为保护和给胎儿以营养的“胎盘”。

平心而论，上述提到的日本人，在日本，毕竟是少数且分

散，即使是一些组织，也规模小、力量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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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现明仁天皇在会见韩

主流，他们发出的回应，尽管有力，然而有限。影响日本社会，

决定日本走向，乃至掌握日本命运的是另外一些人，他们是日

本政坛上的显要，包括天皇、首相、大臣和议员，他们对那场战

争也作出了回应，他们和他们的回应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。

从这个主流中，人们听到些什么？日本主流社会是分层面的，

人们只能分别听取。

年昭和天皇在同韩国总统金斗焕会谈时，仅对

天皇的“御音”：天皇，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，是最高的权

威。本来他应当对战争承担主要的罪责，美国的庇护才使他

免于审判。中国和韩国，是战争最大的受害国，天皇是如何看

待的呢？

过去“不幸的历史”表示“遗憾”

年在同李鹏总理会谈时，除了“遗

国总统卢泰愚时，对过去的战争“感到痛心”，算是进了一步。

仍是那位昭和天皇，

年他第一次憾”，没有别的话。要说有增加的话，那是在

访华时，但那也仅是“深感悲痛”、“深刻反省”的老话和套话。

实质性的表态，他一句不肯说，真是惜字如金呵！

年

首相的表态：田中角荣是对中国人民较为友善的首相，是

他，开启了封闭已久的日中关系的大门，即使是他，在反省战

争时显得也极为吝啬，不肯越过他们自己设置的界限，超过那

个他们把握的度。 月，他肩负着历史的使命踏上中

国土地。最初，在同中国领导人谈及那场侵略战争时他竟轻

描淡写地说：日本给“你们添了很多麻烦”，轻得不能再轻，淡

得不能再淡！他羞羞答答、遮遮掩掩，不敢正视历史，承担责

任。只是在中国方面表示强烈不满的情况下，才说出了“深感

痛心”、“深刻反省”的话。其他的首相大多没超出“遗憾”、“反

省”的范围，如果说有越出雷池的，那也是个别。海部俊树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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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自民党议员炮制了一本《大东亚战争的总结）

年在韩国好不容易地说出“道歉”二字。对于那场战相

争的实质

先有中曾根康弘在前，

侵略敢于触动的，也只有少数首相去冒险犯忌。

年底在“国际严厉的批评”下，承

认“这场战争是侵略”，但他无法招架同僚的反对，立马改为日

本只有“侵略的事实”；继有细川护熙在后，刚说罢“那是一场

侵略战争”，又改口说是“侵略行为”。最有胆量的莫过于村山

富市，他既承认“侵略”，又表示“道歉”，但在首相里毕竟是凤

毛麟角，在主流中是一个细细的分支。否认战争侵略性质，抵

赖战争罪行，才是首相们表态的主流，他们的言论早已为人所

熟知，以致无须再去罗列重复。

大臣和议员的言论：近些年来，人们已经听惯了一些日本

内阁大臣们的奇谈怪论，以及同这些论调相联系的大臣名字，

什么文部大臣藤尾正行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，什么环境厅长官

樱井新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，还有运输相石原慎太郎，等等。

往往是他们的高论一出，当即遭到国内外的抨击，而不得不摘

下乌纱帽走人。因“失言”而丢官的大臣一个接一个，如走马

灯似的。令人费解、令人迷惑的是，一个个“丢官大臣”竟被人

捧为“英雄”，迎着他们的是鲜花和掌声。他们非但不臭，反而

更加吃香。有“英雄”开道在前，便有议员们紧随其后。丢掉

大臣而当上议员的奥野诚亮还是谬论连篇，什么“日本没有同

亚洲打过仗”啦，什么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“为了解放白人

殖民地”啦，越讲越离奇。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由国会议员制

造出来。

的书，竟“总结”出令人瞠目的结论：“托军国日本之福，亚洲获

救了！”这就是他们对那场战争的“反省”。

天皇、首相、大臣和众多的议员用他们那珍贵的手编织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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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为契

月

周年，在野的社会党在

日这天，通过一项名为“不战、

和平”的国会决议。此议刚出，自民党立即挥起大棒，当头击

去。第一次催生，未能成功。

年几年后，社会党迎来了又一次机会。 月，成立

了以村山富市为首相的三党联合政权，社会党抓住机会，与自

民党和先驱新党达成一项政策协议，确认“以战后

机，积极推动在国会通过一个决议，以表明对过去战争的反省

和表明对未来和平的决心”。村山期望两个友党能把承诺变

成行动，协助通过“不战决议”。事实是，只有风声，没有雨点。

第二次催生，无功而终。

社会党两次碰壁，非但没放弃努力，反而更坚定了信心。

年新年伊始，村山就下定了决心。这次，他大有不达目

的誓不罢休的气概。推动这次催生活动的有两个关键人物，

“不战决议”的雏型，就如此被封闭着，挤

一张网，把日渐形成并慢慢长大的反战胎儿罩住；砌成一堵

墙，阻隔住外来的影响，哪怕是一点滋养也不能输入，让胎儿

萎缩而亡。

反战的胎儿

压着，顶抗着极大的压力，无法正常生长，更不能如期临盆。

年怀胎，谁也不知它的预产期。但它终究还是呱呱坠地，

而这不能不归因于社会党的催生。

在战后日本政党中，对侵略战争有着较为深刻反省的要

算社会党。在同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对峙中，反省战争，向受

害者真诚道歉，是社会党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，也是它赖以生

存的支柱之一。为反战胎儿催生，社会党自然要动用这件武

器。

年，适逢日本偷袭珍珠港

国会提出一项动议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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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杀“不战决议”的两名杀手

子。她在

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村山首相之外，就是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

年的“元旦献辞”中，表现出要趁战争结束

周年之际在议会通过“不战决议”的强烈愿望。她的话铿锵有

力：“我们通过拥有诚实地回顾历史的力量，以此来消除亚洲

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，面向世界开辟走向未来的道路。”在村

山首相看来，“不战决议”通过与否，乃政治生命之所在，生死

攸关。既然执政时就表明了态度，如果食言，何以取信广大党

员和日本国民，又怎能止住社会党的“政治滑坡”？他没有退

路，即使孤注一掷，不惜解散国会，内阁辞职，也在所不辞。他

要付诸行动，采取强有力措施，无论如何，定要成功。

年初，村山让社会党副委员长上原康助打头阵，一

面草拟决议，一面与各党协调。首相估计，要是顺利，争取

月初带着这份“礼物”，踏上出访月中旬在国会通过，以便在

中国的旅途。但，他显得有些天真，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，有

着同自民党数十年较量历史、称得上很有经验的社会党这次

又失算了。自民党设置的防线极为坚固，封杀得甚是凶狠。

社会党别无选择，拼命迎战，冲上去，进行一番厮杀，搏斗。

这次催生成功。婴儿终于坠地。

个是自民党，一个是新进

在“不战决议”即将出世的紧要关头，冲出两名

杀手，他们使出浑身解数，封杀腹内的胎儿，不让它

降临人世。这两名杀手

党。由此，展开了一场封杀与反封杀的搏斗。

社会党摆开了阵式，志在必得，说什么也要通过“不战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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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不是侵略国家”，

议”。自民党毫不示弱，确定了兵来将挡、水来土淹的作战原

则。特别是国会中的自民党议员，大部分与社会党意见相左，

他们常聚在一起，抨击社会党，攻击“不战决议”，有时也把矛

头指向自己党内赞同“决议”的头儿和同志。激愤时，有的议

员常不顾自己的身份，失态更“失言”。他们拉开架式，与社会

党对着干。在国会内干，也在国会外干。

第一个杀出来的便是死不认侵略战争罪的奥野诚亮，这

位“丢官大臣”以反对认罪著称，一贯否定日本进行过侵略战

争，称得上是一个“死硬派”。他咬定‘

“没有侵略意图”，自然没有侵略过别人。要说打仗，是同美、

英西方国家打，为的是把亚洲国家从他们的统治下“解放出

来”。既然这样，日本何罪之有？“要说战争犯罪”，奥野诚亮

理直气壮起来：“美国投下原子弹杀害非战斗人员，旧苏联撕

毁互不侵犯条约而进入旧满洲，把许多人拘留在西伯利亚，这

叫什么？”话锋一转，使出推脱的手段，“战争双方都有责任。

只是一方出来谢罪有问题，不公平。”他拉出美、苏等国，与日

本同罪，至少要陪同日本谢罪。他指责日本政府轻易使用“侵

略”一词是为了迎合中国。如是作，则“对不起日本的先辈，也

对不起后代”，他跳起来吼道：“不能让外国歪曲的历史（即指

明侵略）流传于世。”

这个奥野诚亮非凡夫俗子，能量大得惊人。不反省，不谢

罪，是他打出的与社会党相对抗的旗号。一大批自民党政要

聚集在这个旗帜之下。奥野适时地拉起一个组织，叫作“战后

据

名加入其内。奥野自任会长，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

周年国会议员联盟”，吸纳了一群自民党国会议员

说有

（现首相）担任顾问。这个组织十分了得，许多显要人物都居

第 14 页



年代提出过“战后政治总决

年体。这件事出现在

夕。

随奥野之后，杀出来的是一批人，一支由自民党有脸面的

头头脑脑组成的队伍。这支人马上阵，手持一种利器，那就是

“国会不是历史判定的场所”。把这件武器摆弄得很娴熟的要

数前首相中曾根康弘。这位在

年

算”口号的前首相，而今直言不讳反对国会通过“谢罪决议”，

理由就是在国会断定历史观不妥。 月，正是各党派

为“不战决议”发生激烈争辩时，他在地方议会选举演说中坦

率地说：“国会不是历史判定的场所，以前该向外国谢罪的都

谢罪了，该赔偿的也赔偿了，还要这么做有什么意思呢？即使

这样一项决议得到通过，全世界也不会接受它。”如此说来，国

会根本无需通过这样的决议。在这批冲杀出来的政治要员

中，比中曾根康弘更肆无忌惮的，可以说比比皆是。

周年国会议员联盟”，充当了反对“不战决议”的急

有这批大人物作后盾，奥野诚亮更加有恃无恐，他带领他

的“战后

先锋、封杀这个决议的凶狠杀手。他们杀出的第一手是同社

会党打“决议”战。社会党不是要搞“不战决议”吗，“议员联

盟”的议员同自民党本部联手大作“决议”文章。议员们用“战

于其中，如自民党干事长林喜郎、防务厅长官玉泽德一郎、原

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、原外务大臣三冢博等，这样的角儿

还相当的多。把他们聚在一起是基于他们对战争的相同认

识：关于过去的战争处理，已经通过缔结和平条约和媾和条

约，在外交上解决了，没有必要再搞“反省”、“谢罪”。他们反

对以任何形式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“反省”，更不用说“谢

罪”。这条共同的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，成为国会中的小团

月底，正是“不战决议”出世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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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不乏战争罪

日。看样子，自民

殁者大会案”与“不战决议”案相抗衡，要国会予以通过。所谓

“战殁者”就是侵略战争中的战死者，“议员联盟”的“成立意向

书”把他们称为“殉难者”。“意向书”说，“这些殉难者面临昭

和的困难，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自

者”的遗属组织成‘

己的宝贵生命。”当时的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还把这些“战殁

本遗族会”，自己充当会长。该会拥有二

个县议会通过了这样的决议

百多万会员，是一个势力强大的右翼团体，他们对日本“二百

多万战争殉难者”齐声歌功颂德。自民党本部则指示其县议

员联盟拟定“有关为在上次大战中的战死者追悼和期盼持久

和平的决议案”。很快就有

案，其中充满了美化侵略战争的内容。用众多的“决议”去围

剿一个“决议”，够狠的了！

月

另一手也同样厉害，就是唱对台戏。按社会党安排，在国

会通过“不战决议”之后，还要在 日这天召开大会，由

月下旬搞一次大动作，届时将在东京召

政府首脑发表讲话，反省过去战争，表明不战决心。自民党针

锋相对，提前安排在

开“亚细亚共生共荣的祭典”，以祭奠那些为亚洲共生共荣而

战死的军人，包括日本兵、日本同盟国士兵、属于日本军的外

国军队士兵等，还准备邀请那些外国兵的遗族参加。这些人

拥在一起，吹吹打打，为那些战死者

人 招魂！

年初提拖延战，是自民党玩的又一战术。社会党自

月中旬定为通过的时间，但没能实现，只好改

出“不战决议”案后，原以为执政三党既有协议在先会顺利通

过的，于是把

在

月

月下旬来完成这件历史使命。自民党以地方选举为由，

进行拖延。结果，又落了空，再延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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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联合政权”（即两个保守党的政

月拉起了“议员联盟”，新进党紧

日，而是 月月

党还是不依不饶，继续拖延。他们说，参院选举已经开始，哪

月

能顾上那事？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山崎拓公然说：“可以在

日来得及。”拖到那个参院选举后的临时国会上进行，

时候，自民党是有盘算的。在参院选举中，自民党可望获得国

会中过半数的席位，那样它就可以单独执政。出现了这样的

局面，通不通过“不战决议”就由不得社会党了。

最后一手就是“有故”和“无故”缺席。社会党面对自民党

的封杀不能无动于衷，作出了最顽强的抵抗，决心不让对手的

进攻处处得手。它明白，如果拖到

月。结果没等到

会表决“不战决议”，其结果是很难预料的。

空，不能再过

据说有几十名，

在国会付诸表决。自民党议员见阻挡无效，只好采取“赖皮”

手段。那一天，有相当一部分自民党议员

没有出席国会会议，其中有因事告假的，更有无故缺席的。我

不在，你要搞，我就大声呼喊：“强行通过。”

在野的新进党。在自民党带头出击激励了它的伙伴

封杀“不战决议”的行动中，新进党不甘落后，有时候它比自己

的老大哥自民党干得还要离谱。在新进党这支“杂牌军”里，

一部分议员本来就脱胎于自民党，与后者有着天然的一致，他

们公开鼓吹两党联手反对“不战决议”，乃至搞垮三党联合执

政的村山政权，建立“保

年

月下旬拼凑出一个“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

权）。老大哥党在

跟其后，在

盟”的组织，头儿们也是显赫的政治人物，原厚生大臣小泽辰

男出任会长，前法务大臣、名声不佳的永野茂门担任干事长。

这位曾因胡说“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”而遭人唾弃的“丢

月不成，

月参院选举之后再在国

月落

日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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